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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区域发展的创新

性、绿色性、协调性等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人口要素是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最基础、最重要、最能动的要素，改革开

放后人口的数量型红利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近年来，中国数量型人口红利呈现出逐渐衰减的趋势，地

区间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质量型与配置型人口红利逐渐取代数量型人口红利，成为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核

心力量。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应着重从释放质量型、配置型人口红利的角度扎实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在改革

开放中培育自由思想市场、构建创新生态，强化人力资本提升与研发保护、均衡人口教育结构，促进老年人口就业、

提升老年人口收入和消费力，并更好地发挥城市群的要素集聚及开发人口红利的引领功能，实现区域创新驱动、绿

色低碳、协调健康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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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构建区域经济新格局，

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区域高质量发

展不仅涉及对传统发展模式的优化升级，更强调在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领下，提升经济发展的内在

质量与核心竞争力，同时加强区域间的协同合作，

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路径，最大化区域协同发

展的综合效益，共同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陆

娅楠等，2021）。区域高质量发展不仅关乎全国统

一大市场的加速构建，通过打破地域壁垒来促进商

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更为构

建新发展格局奠定坚实基础，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升

我国经济的韧性与国际竞争力。此外，区域高质量

发展还是促进各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驱动力，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

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奠定坚不可摧的基石。

区域高质量发展既要求发展水平提升，又要求

发展质量提高，构建区域高质量发展体系需要从多

维度展开。首先，要以创新作为第一驱动力。在当

前中国传统产业资本报酬递减的背景下，创新成为

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贺灿飞等，2022），需

要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其次，区域高质量发展要求各地区发展可持

续，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发展模式已难

以为继（马茹等，2019），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在经济

【区域高质量发展】

34



发展过程中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实现经济发

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最后，区域高质量发展在追

求各地区发展效率提高的基础上，也强调地区间发

展的协同性。区域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平稳健康

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要求。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有助于优化国土空间开

发格局，推动各地区依据自身条件发展适宜产业，

促进资源要素有序流动，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和经济

循环畅通，从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

合理增长。因此，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

工程，需要各级政府、企业、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与

协同合作。

现有研究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技术进步、绿

色低碳发展等角度研究了如何促进区域高质量发

展（赵涛等，2020；上官绪明等，2020；黄庆华等，

2020），而在影响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所有因素中，

人口因素是最重要、最基础、最能动的要素。人口

要素一方面可以作为生产要素之一，以劳动力的

形式参与到产品生产中，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消

费者参与到产品消费中，从供需两端对区域经济

格局产生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劳动

力供给充分的人口红利期，带来了高储蓄、高投资

和高增长，推动了我国经济的腾飞（陆旸等，

2014）。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虽然我国劳动力资

源依然丰富，但人口出生率下降趋势以及老龄化

趋势日益明显，人口红利逐渐从数量型向质量型

和配置型转变（何雄浪等，2024）。新型人口红利

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人口流动，从而提高资

源配置效率、加速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为机会窗

口，在人口的健康和质量、劳动力和产业流动等维

度已逐渐显现（原新和金牛，2021），为区域高质量

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

二、中国人口红利的时空演变及未来趋势

在全国呈现出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下，我国劳动

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持续下降，老龄化和高龄化进

一步加速，人口总抚养比由减转增，人口规模红利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走低。

（一）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渐式微

1.全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下降

近年来，我国人口呈现出负增长的趋势，出生率

也持续下降（见图 1、图 2），未来进入劳动年龄的人

口将相应减少，削弱了数量型人口红利的基础。随

着人口负增长的出现，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

口数量将不足以弥补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口数

量，将导致劳动力总量逐渐减少。

图1 1949—2023年我国人口出生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图2 1949—2023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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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年龄人口（通常指 15—64 岁年龄段的人

口）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也是数量型人口红

利的主要来源。然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及占

比分别在2013年、2010年达到顶峰，随后进入快速

下滑阶段。2013—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

从10.1亿人下降到9.7亿人，预计2050年下降至7.7
亿人；2010—2020 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 74.5%
降至68.6%，预计2050年下降至59.9%（见图3）。人

口数量红利正在走向消失，我国经济难以继续依赖

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来实现持续飞速增长。

2.抚养比已经走向“U”型曲线的右边

当前我国呈现出显著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随

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我国人口的

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老年人口比例显著增加。人口

老龄化是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渐式微的显著标志，带

来了人口总抚养比的上升。1982—2010年，我国总

抚养比从62.6%下降至34.2%，少儿抚养比从54.6%
降至 22.3%，而老年抚养比则从 8%上升至 11.9%；

而 2010年以后，我国总抚养比开始上升，进入“U”

型曲线的右边；根据预测结果，2035年我国总抚养

比将达到52.8%，人口红利或将转变为人口负债（见

图4）。抚养比作为衡量人口结构变化的关键指标，

其“U”型曲线的演变趋势深刻揭示了人口规模红利

逐渐消失的复杂过程，体现了从初期少儿抚养比下

降带动的总抚养比降低，即人口红利的释放期，到后

期老年抚养比急剧攀升、少儿抚养比相对稳定或略

图4 1982—2050年我国人口抚养比变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注：2025—2050年数据基于2010年与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作者使用CPPS软件预

测结果。

）%（

（年份）

图3 1982—2050年我国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规模和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注：2025—2050年数据基于2010年与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作者使用我国人口预测

系统CPPS2020预测结果，特向开发者王广州研究员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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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20年我国各地区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与比重

资料来源：《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有下降，共同驱动总抚养比回升的动态转变。与日

本、韩国等多数发达国家类似，在经历经济快速增长

阶段后，我国正处于抚养比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的转折期。

3.数量型人口红利的空间差异

从2020年31个省级行政区的劳动年龄人口规

模与比重来看（见图 5），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位于前

十名的省份主要包括北京、上海等直辖市与东部沿

海省份以及东北地区的黑龙江、吉林与辽宁。直辖

市与东部沿海省份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主要

来源于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入，这些省份吸引了全国

其他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大量劳动力就业，社会

负担相对较轻，仍处于数量型人口红利期。而东北

地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一方面，由于少儿人

口占比较低，东北三省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均长

期徘徊在全国末位行列，且人口自然增长率均为负

数，也是2019年全国仅有的三个自然增长率为负的

省份，此后也一直维持在负增长率最高的水平。另

一方面，东北地区受冬季严寒气候影响，许多老年

人“候鸟式”养老，在秋冬季节前往海南等南部地

区，导致常住人口中老年人口占比并不高，但实际

养老金负担仍然较重，且养老金的支出并未伴随相

应的消费回流，加剧了社会负担，导致较高的劳动

年龄人口占比并未带来较大的人口红利。相比之

下，除山东外，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低的十个省份

主要为中西部地区省份，其中不乏人口大省、劳动

力资源丰富的省份，比如湖南、河南、安徽、四川

等。中西部地区部分省（区、市）存在较为明显的青

年劳动力外流问题，降低了流出地区的人口红利优

势，加剧了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压力，对区域长期

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

（二）质量型人口红利逐渐凸显

随着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和教育体系的持续优

化，劳动人口年龄的教育水平显著提升，为经济转

型升级提供了坚实的人力资本基础。高等教育与

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进一步增强了劳动力的专业

技能和创新能力。同时，医疗技术的进步、公共卫

生体系的完善以及健康意识的提升，也共同促进了

劳动力健康水平的提高，从而提高了其工作效率和

生产力。质量型人口红利不断积累，将逐渐取代数

量型人口红利，对经济社会发展起主导作用。

1.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持续提升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指社会总人口

中处于劳动年龄范围内的人口人均接受学历教育的

年数，是反映国民素质和人力资源开发水平的综合

指标。近年来，我国教育体系持续完善，各级各类教

育水平显著提升，终身教育理念被更多人接受，学

习型社会构建步伐加速，显著增强了我国劳动年龄

人口的总体教育素养，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

上升，从 1985 年的 6.14 年到 2021 年的 10.75 年（见

图6）。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15—24岁青年群体的

受教育水平展现出强劲的后发优势，新增劳动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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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3》。
图6 1990—2021年我国劳动力受教育水平

（年份）

体的教育水平实现飞跃式提升，有效缩短了我国劳

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一些发达国家间的差

距。“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将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

育年限提升至11.3年，即在2025年使我国劳动年龄

人口普遍达到高中二年级及以上的教育层次，这对

于加速教育强国战略的实施具有深远意义，将进一

步推动我国质量型人口红利的释放。

2.劳动力平均年龄逐渐攀升

在老龄化水平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劳动力平均

年龄上升迅速。从 1985—2021 年，我国劳动力平

均年龄从 32.25 岁增加到 39.42 岁，已逼近 40 岁①

（见图 7）。劳动人口平均年龄的上升，意味着劳动

力市场中年轻劳动力的比例相对减少，而中年和老

年劳动力的比例相对增加。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

长，劳动者创新能力可能出现下降，同时老年劳动

力的健康状况和劳动能力逐渐下降，可能因健康问

题或退休而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随着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劳动力平均年龄上

升也存在一定的必然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力

的经验积累与“干中学”效应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促

进了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形成。

3.劳动力健康水平逐步改善

2017年 10月 18日，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提出“健康中国”的发展战略，将提升全民健

康水平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一战略

的实施为劳动力健康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政策保障

资料来源：《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3》。
图7 1990—2021年我国劳动力平均年龄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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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战略指引。从1978—2021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

从66岁上升至78.2岁（见图8），相较于过去有了显

著提升。这一数字不仅反映了国家医疗条件的改善

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体现了公共卫生政策的显著

成效。

4.质量型人口红利的空间差异明显

第一，地区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差异。总体来

看，经济发达省份的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较

长，如北京、上海、天津；而发展程度较低的省份平均

受教育年限则较短，如西藏、青海、云南（见图9）。从

四大板块来看，东部地区由于教育资源丰富，平均受

教育年限相对更高，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占比也更

高，生产效率也相对较高（见图10）。这种高质量的劳

动力资源为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提供了

有力支撑。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质量相对

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人口红利的潜力。

第二，地区劳动力平均年龄差异。分地区来

看，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平均年龄存在显

著差异（见图10）。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快，吸

引了大量年轻劳动力流入，导致劳动力平均年龄相

对较低。相比之下，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由于经济

相对滞后，劳动力外流现象严重，劳动力平均年龄

相对较高。从省份来看，劳动力平均年龄“最老”的

省份是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浙江；“最年轻”的

是海南、新疆、广东、贵州、西藏（见图 11）。2021年

我国劳动力平均年龄最大的省份在东北地区，黑龙

江、辽宁和吉林的劳动力平均年龄均超过40岁。年

轻劳动力的大量外流是导致东北地区劳动力平均

年龄上升的重要原因。许多年轻人选择到经济更

发达、就业机会更多的地区发展，导致东北地区劳

动力市场上大龄人群占比增加。作为常住人口第

一大省，广东 2021年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是 37.72
岁，处于较为年轻的行列，这主要得益于跨省流入

人口相对较多，而外省流入人口中，劳动力年龄人

口比重高达九成以上。

（三）配置型人口红利逐步扩大

配置型人口红利是指基于人口在地区和产业层

面的发展变化所形成的人口机会，进而产生的经济

增长效应。人口空间流动能够促进配置型人口红利

实现。我国流动人口规模持续扩大，2020年我国居

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现象已相当普遍，人户

分离人口达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其中流动

人口3.76亿人，约占总人口的26%。根据2020年地

级市净流入人口排名（见表 1），东南沿海地区和西

部地区是主要的人口净流入区域，而中部地区和东

北地区人口流出的特征比较明显。从人口规模的变

资料来源：《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3》。
图9 2021年我国各地区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图8 1975—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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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来看，人口从中西部持续向东部沿海地区聚集。

2000—2020年人口规模变化前十名的城市主要为

直辖市和东南沿海的大城市，主要分布在珠三角、长

三角和京津冀等地区，人口向大城市流动与集聚的

态势明显。同时，受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西部地

区人口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而中部地区和东

北地区总体呈现出人口减少的态势。

目前我国人口流出规模持续扩大，城市群核心

城市与省会城市等区域性中心城市成为人口主要

流入地，21世纪我国人口在流动中走向集聚，但是

我国东部地区城市的人口承载力仍然存在提升空

间，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实现经济效率

与人均收入水平的共同提升，从而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配置型人口红利将进一步重塑我国区域经济

格局，对经济繁荣与社会公平产生重要影响。在人

口合理流动的情况下，配置型人口红利能够通过实

现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

人口流入率前十名

广东东莞

广东深圳

广东中山

广东佛山

广东广州

福建厦门

新疆乌鲁木齐

广东珠海

江苏苏州

上海

人口流入率（%）

295.47
198.31
131.94
101.48
90.64
90.44
75.32
74.38
71.72
67.99

人口流出率前十名

吉林通化

内蒙古乌兰察布

四川资阳

河南信阳

吉林四平

广东梅州

四川广安

河南周口

黑龙江绥化

河南驻马店

人口流出率（%）

-38.82
-36.21
-31.96
-31.50
-31.31
-28.86
-28.73
-28.27
-28.12
-27.40

表1 2020年我国人口净流入地级市排名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资料来源：《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3》。
图10 2021年我国四大板块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地区）

资料来源：《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3》。
图11 2021年我国各地区劳动力平均年龄

（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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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红利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机制

新时代背景下，区域高质量发展不仅依赖传统

的经济增长模式，更强调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

绿色发展和社会公平。本部分从数量型人口红利、

质量型人口红利以及配置型人口红利的角度，探讨

人口红利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见图12）。
（一）数量型人口红利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

响机制

数量型人口红利是指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

降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

（Bloom et al.，2003）。多数研究都认为劳动年龄人

口规模和比重较高、少儿和老年人口相对较少所形

成的“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人口年龄结构能

够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减轻社会抚养负担（何

雄浪等，2024），形成了人口机会窗口，是区域高质

量发展的强大引擎（原新等，2018）。
一方面，庞大的人口基数能够为区域经济发展

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当劳动力供给充足时，企

业可以在不显著提高工资水平的情况下增加劳动

力投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因资本投入增加

而导致的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使资本积累成为经济

增长的主要引擎（Bai et al.，2006；Cai et al.，2012）。

此外，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能够降低企业的人力成

本，促使企业积累更多的利润，进而增加资本积累，

同时推动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产业的多样化，吸引更

多企业和资本进入，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

另一方面，社会抚养负担的减轻也形成了对

储蓄与投资的双轮驱动。少儿和老年人口比例相

对较低，意味着家庭和社会在抚养和教育子女以

及赡养老人方面的负担较轻。这种负担的减轻使

得家庭和个人能够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和投

资，形成储蓄率上升和资本积累加速的良性循环

（蔡昉，2022）。储蓄资金的增加能够为区域经济

发展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产

业升级和创新创业等关键领域的发展。同时，投

资的增加也能够带动就业岗位的创造和居民收入

的增长，进一步促进消费市场的繁荣和区域经济

的全面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劳动力无限供

给的特征已经消失，数量型人口红利整体呈现出收

缩的状况。传统人口红利通过供给侧对经济增长

产生的促进效果逐渐消减（黄凡等，2022）。从需求

端来看，老年人口相对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将带来

针对老年群体的消费和服务需求，如养老服务、医

疗保健等，将对市场结构和产业结构产生深远影

响。同时，由于老年人口的收入相对稳定但支出增

加，其储蓄倾向可能降低，从而影响社会的整体储

蓄率和资本积累速度，对经济增长构成挑战。因

此，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将更多地依赖质量型人口

红利带来的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因素，通过提高

劳动生产率赋能经济发展。

（二）质量型人口红利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

响机制

随着数量型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减，质量型人口

红利成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人口质

图12 人口红利影响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人口红利

数量型人口红利

质量型人口红利

配置型人口红利

劳动力供给

投资与储蓄
区域经济增长

教育人力资本

健康人力资本

区域经济增长
区域创新能力
优化产业结构
绿色低碳发展

资源配置效率
区域创新能力
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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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红利强调的是通过改善人力资本健康状况和培

育壮大高质量人才队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

生推动作用（胡艳等，2022；孙红雪等，2023）。
第一，提升教育人力资本是区域创新能力发展

的核心驱动力。高素质劳动力能够更快地吸收新技

术、新知识，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推动科技

创新和产业升级，促进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创新

成果的快速转化（蔡文伯等，2024）。教育和培训作

为提升人力资本质量的关键手段，不仅增强了劳动

力的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还促进了知识的积累与

传播，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源

（Lucas，1988），为区域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提供了

重要支持。

第二，高质量的人口有助于推动高附加值产业

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在教育人口红利的推动

下，区域产业结构逐步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

向发展。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成为产业升级

的重要驱动力，不仅能够在高端制造业中发挥关键

作用，推动产品质量的提升和产业链的延伸，还能

够通过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朱兰等，2024）。这种产业升级不仅提高了区域

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还能够形成更加合理、高效的

产业体系，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协调发展。

第三，高素质人力资本有助于提高区域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促进区域绿色低碳发展。从供给侧来

看，高素质劳动力更容易接受和推广绿色技术和环

保理念，推动清洁生产技术、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

研发和应用，推动绿色创新技术的传播，从而促使

企业使用绿色生产方式，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能耗和

污染（苏科等，2021）。从需求侧来看，高素质人口

对于绿色环保产品具有更强的消费偏好，更倾向选

择绿色、低碳、环保的产品和服务（杨明海等，

2021），其在消费领域的示范作用能够引导社会形

成绿色消费风尚，反过来促使企业提高绿色产品的

供给，提高环境友好型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推动绿

色低碳产业的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向绿色低碳方向

转型，提升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四，健康人口红利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引擎。健康的人力资本意味着劳动力拥有更好的身

体素质和更高的工作效率，能够提升劳动生产率。

健康的劳动力能够更长时间地保持高效工作状态，

减少因病假或健康问题导致的生产力损失，促进区

域经济的增长和效率的提高，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

基础（楠玉，2022）。尤其增进中老年人口健康水平

对于提高质量型人口红利的释放具有重要意义。在

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劳动力平均年龄不断提高的

趋势下，提高老年人健康保障、促进涉老健康产业发

展一方面有助于提高中老年人的就业参与率，从供

给端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另一方

面，有助于缓解中老年人群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发展

银发经济，促进中老年人口的消费，从需求端进一步

释放健康人口红利。

（三）配置型人口红利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

响机制

配置型人口红利的核心为人口在地区和产业

层面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数量型人口红利和质

量型人口红利对区域经济效率的促进能够通过人

口流动实现区域间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升，从

而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林毅夫，2017）。
配置型人口红利在增强区域创新能力方面发

挥着关键作用。一方面，人口流动和集聚促进知识

的溢出和技术的交流。人口流动带来了知识、技术

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干中学”和知识溢出效应为

区域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技术与人力资本。另一方

面，人口流动带来的人口与产业集聚也促进了创新

资源的整合和共享。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

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更加紧密，共同推动新技

术、新产品的研发和应用，推动了区域间的创新协

同和技术扩散，提升了整体创新能力。

配置型人口红利能够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

一方面，由于欠发达地区劳动力需求相对较低，供

给过剩，人口从欠发达地区流出能够提高其边际劳

动生产率（杜小敏等，2010），扩大剩余劳动力分摊

到的资源与财富，实现人均层面上发达地区与欠发

达地区之间的收敛。另一方面，人口流动通过促进

区域间合作与交流推动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

的扩散效应实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通过劳动力

的流动，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劳动

力的回流也会带动知识的扩散与传播，资源共享和

优势互补成为可能，流出地的生产效率得以提升

（王永进等，2015）。因此，配置型人口红利的释放

能够促进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区域间知识与

技术的传播，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经济的均衡发

展，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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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口红利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

路径选择

在新的发展阶段，要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需

在改革开放中构建新生态，均衡人口教育结构，

推动银发经济发展，发挥要素集聚与引领功能。

（一）在继续改革开放中培育自由的思想市场，

构建创新生态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区域竞争

日益激烈，高质量发展成为各地区追求的目标。

人口红利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要

对其有效挖掘与利用，离不开开放的思想市场与

创新的生态环境。一方面，改革开放创造自由的

思想市场，能够为人口红利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

提供合适的土壤。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打破计划

经济的束缚，极大地激发了社会生产力和创新活

力。人口红利的释放，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

的制度红利，劳动力市场自由流动程度不断扩大、

教育资源配置水平不断优化，为人口红利赋能区

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面对国内外复杂

多变的形势，未来应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破

除体制机制障碍，营造更加公平、开放、透明的市

场环境，不仅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需要，更是释

放新型人口红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创造自由思想市场，能够提供

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和多元化的思想交流，为创

新创业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通过构建一个由

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环境等要素相互作用、

共同演进的创新生态系统，劳动力可以更加自由

地发挥创意和想象力，进行思想碰撞和融合，推动

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的不断涌现，为区域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构建创新生态需要制定和

完善支持创新的政策措施，建设技术创新中心、产

业研究院等高水平的创新平台，从而集聚创新资

源，降低创新成本，激发创新动力，促进产学研用

深度融合，进而促进质量型人口红利的释放，为区

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二）强化人力资本提升与研发保护，促进人口

教育结构的均衡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对高

素质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强化人力资本提升成为

关键。一方面，应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

上，进一步深化教育体系向前和向后延伸。向前来

看，应加强早期教育与学前教育的普及，加大对学

前教育的财政支持，同时推动学前教育师资的专业

化建设，提升教学质量。向后来看，要持续推动高

等教育普及化、多样化发展，实现普通高等教育与

职业高等教育并重的发展格局。随着产业结构的

不断优化升级，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日益旺

盛，应加大对职业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紧密对接

市场需求，开设具有前瞻性和实用性的专业课程；

同时，应推动职业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融合

与互补，实现两种类型教育资源之间的有效利用，

探索建立“双轨制”或“立交桥式”的人才培养模式，

实现学生在职业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路径上

的灵活转换。另一方面，在推动教育链延伸的同

时，持续重视教育质量的提升。建立健全教育质量

标准与评估体系，加强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活

动的监督与指导，确保教育质量稳步提升。同时，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产学研合作力度，推动企

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的深度融合，通过

共建研发平台、联合开展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等方

式，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推动区域创新能力

的整体提升。

研发保护是激发企业和个人创新活力的重要

保障。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研发的支持

力度，鼓励企业和个人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开展技

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培育更多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

技术。通过建立健全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和政策

支持体系，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实现

产业化发展，助力提升区域产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

值，推动区域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为区域高质

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三）推动银发经济发展，提升老年人口收入和

消费力

随着全球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的加剧，传统意

义上基于青壮年劳动力的“人口红利”逐渐减弱。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

机制，发展银发经济，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

性化就业岗位。老年人口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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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其蕴含的经验、技能与稳定性等优势，为经济发

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机遇。深化对老年人口就业

潜力的挖掘与利用，通过增加老年群体的经济参与

度，进而提升其收入水平与消费能力，不仅是对传

统劳动力市场观念的革新，能够有效缓解劳动力市

场供需矛盾，更是有效促进人口红利释放以加速区

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随着健康水平的提升和退休制度的调整，越来

越多的老年人保持着良好的工作能力和意愿，通过

政策引导、职业培训和社会支持，有效激发老年人

口的就业潜力。第一，政府应深化社会保障与就业

促进相关政策。通过深化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策略，

全面拓宽养老、医疗、失业等关键保险项目的覆盖

范围，持续提升其支付水平，并进一步完善针对老

年人的就业促进政策框架，稳妥推进延迟退休政

策，提升老年人口职业参与度，增强老年群体的养

老金积累与劳动性收入。第二，积极培育并发展老

龄健康消费金融市场。一方面，应加大力度开展针

对老年人的金融知识普及与教育项目，提升其风险

识别能力、理财规划意识及金融产品选择能力。另

一方面，丰富养老金融产品线，设计养老储蓄计划、

长期护理保险等符合老年人风险承受能力与收益

偏好的金融产品，以多元化渠道增加老年人的财产

性收入来源，并提供灵活便捷的健康消费信贷服

务，降低老年人健康消费的门槛与成本，进一步激

活老年健康消费市场潜力。

（四）更好地发挥城市群的要素集聚及开发人

口红利引领功能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在空间上的转移，人口红利

的空间流动所带来的配置型人口红利对于加速区

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

调发展格局。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

市群已成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人口

红利的有效释放离不开城市群的引领功能。

城市群作为人口和经济要素的集聚地，具有

显著的集聚效应。充分发挥城市群中心城市及大

城市的规模效应与辐射作用，通过吸引和集中各

类资源形成规模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人口

红利的开发提供有力支撑。一方面，促进劳动力

要素在城市群内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要深化

户籍制度改革，通过放宽落户条件、完善居住证制

度等措施，打破城市群内部城乡、区域间户籍壁

垒，促进劳动力在城市群内的自由流动，降低劳动

力流动的制度性成本，优化城市群劳动力资源配

置，从而更好地发挥配置型人口红利对区域高质

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依托城市群的优

势产业和特色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

产业链水平。通过发展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等新兴产业，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水平，推动资

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城市群

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进而实现人口红利从数量

向质量的转变。

同时，根据区域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未来发

展潜力，科学规划城市群的人口与产业空间布局，

既要发挥中心城市和大城市的集聚与辐射效应，也

要注重中小城市的容纳与吸收作用。坚持因地制

宜，优化中小城市政策环境、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及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显著提升其人才吸引能

力，提高中小城市劳动生产率，引导人口有序流动

与合理分布，促进区域内人口的均衡分布与城乡一

体化发展。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

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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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graphic Dividend：the Key to High-Quality Regional Development

Zhang Yaojun Li Jialin
Abstract：High-quality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the only way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and calls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to be innovative, green and coordinated. The population
factor is the most basic, important and dynamic factor to promote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population dividend
perio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promoted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In recent years, China’s quantitative
demographic dividend has shown a trend of gradual decline, and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s. The qualitative
and allocation demographic dividend has gradually replaced the quantitative demographic dividend as the core force to promote
high-quality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we should focus on promoting high-quality region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moting the release of qualitative and distributional demographic dividends, promoting the
cultivation of a free ideological market in reform and opening up, building an innovation ecology, strengthening human capital
improvement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tection, promoting the balance of population education structure, promoting the
employment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improving the income and consumption power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better play
the agglomeration of factor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the leading function of developing demographic dividend, to achieve
regional innovation-driven, green, low-carbon, coordinated and health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Demographic Dividend; Regional Econom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opulation Fore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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